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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 丹 小 字 复 数 符 号 探 索

高路加

学术界一般认为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蒙

古语族
。

有的学者甚至猜测说契丹语可能就

是原蒙古语
。

不管怎样
,

就现有材料来看
,

在亚洲北部各语族中
,

契丹语在词汇和语法

上最近似于蒙古语族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可信

的
。

这样
,

无论是在考释契丹小字词语
,

还

是在探索契丹小字中表示语法意 义 的 符 号

时
,

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就成了必不 可

缺的手段
。

当然
,

蒙古语族的各语言
、

方言

之间
,

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之间
,

一方面存

在着许多共同规律
,

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各种

差异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在利用有关蒙古语族的

知识来研究契丹语言文字时
,

就不能要求只

有和蒙古语完全相符才有意义
,

只要存在着

相似之处就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 大 胆 地 探

索
,

不然我们就很难进一步前进
。

本文就是

按照这种认识去对契丹小字中表示复数附加

成分的符号作一些初步探讨
。

我在另一文中曾提出
:

契丹 原 字 火 占

〔 t 〕 ,

系表示契丹语复数附加成分的 一 种

符号①
。

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
,

都存在着各

种各样的复数附加成分
,

最常见的有
一 t (

一 d )
、

一

ut (
一 u d )

、 一 s等
。

在契丹小字中
,

表示复

数附加成分的
,

还有没有其他符号呢 ? 我经

过探索
,

发现确实还有
。

下面作 些 具 体 分

析
。

1
、

附加成分签 ( 令 )

契丹原字荃
,

令同音
,

均为 ( t ) ②
。

关

于附加成分荃的语法意义
,

清格尔泰等同志

曾作过一些猜测
,

但未作出结论③
,

故仍有

探讨的必要
。

我经过研究
,

认为荃 ( 令 ) 应

该是一种复数附加成分
。

我在各种契丹小字资料中
,

注意到 以下

一些词组
:

杂雨 毛
关几
荃

(许 1 6
、

3 4
、

3 7 ) ④

杂雨 关几
荃

毛 ( 许 2 3
、
2 9

、
3 6 )

杂雨
衫门合

杂内 巫

众 ( 许 3 5 )

关几
签

( 令 6 )

术米米术几几几几atl)C
.

d

e
毛
关几
内

杰矢 ( 仲 4 )

① 这是我的另一文 《契丹姓氏耶律音义新探》 探讨的一项内容
,

此文 中 仅 引 用了结论
。

② 见契丹文字研究小组 (成员有清格尔泰
、

刘风霭
、

陈乃雄
、

于宝林
、

邢复礼 ) : 《关于 契丹 小 字 研

究》 ,

载 《 内蒙古大学学报》 1 9 7 7年第 4 期第36 页
。

③ 同②
,

第86 页
。

① 已发表拓片或抄才;的九种契丹小字铭文 《 兴宗电帝哀册》
、

《 仁鳃皇后哀册 》
、

《道宗 皇 帝 哀

册》
、

《宣潞皇后哀册 》
、

《 肖令公丛 止扮
、

《许工墓志 》
、
《 肖仲恭墓志 》

、

《 ;

牧耶律氏铭石 》
、

《郎君行记 》 本文中分别以兴
、

仁
、

道
、

宣
、

令
、

许
、

仲
、

故
、

郎代表
。



f毛
关九
多心

(故 2 1 )
常常是采用复数形式

,

但也有用单数的
。

可

以想象
,

在契丹语中也应该是这样
。

这就使

g 毛 (? ) 关九
内

九木 杂雨 ( 许 1 )
我更加相信上述 中的荃是表示复数的

爱荃
,

卜

愈刹荟
冬

根据各位研究者的成果
,

毛
、

东
、

尘
、

毛 分别为数字四
、

六
、

八
、

一之意① ; 九米

求雨
、

九木 求内均为功臣之音译
,

井九为字

之意
,

内
、

到
、

荃均为名词附加成分②
。

仇

b意为四字功臣 ; c意为六字功臣 ; d 意为八

字功臣
; e
意为一字主

; f意为一字口 , g 的

第一字似乎是毛 ( 四 )
,

但我通过仔细察看

拓片影印件与原石
,

又觉得 g 的第一字好象

是毛 ( 一 )
。

由于看不清楚
,

此 例 不 予 考

虑
。

从上列前六例来看
,

以毛 ( 一 ) 作为定

语时
,

共几 ( 字 ) 均不接荃这一附加成分
;

而以毛 ( 四 )
,

东 ( 六 )
、

更 (八 ) 等作为定

语时
,

井九 一般带有附加成分荃 以 〕 。

这

个现象使我想到
,

荃是否也是一种复数附加

成分呢 ?

在现代蒙古语族诸语言中
,

当以基数词

作定语时
,

被限定语 ( 特别是表 示 非 生 物

的 ) 一般不用复数
。

但是苏联蒙古学者桑席

叶夫说
: “ 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在古代短文

中可以找到
,

为数 不少
,

如 《 蒙 古秘 史 》

( 号1 4 5和 1 2 9 ) 中的 r y p 6 a H T y e a e 〔三个

I功劳 〕 ,

几
a 二 a a T o r o o 江 〔七 十个 I锅

子 〕
。 ”

又说
: “

现在可以肯定说
,

我们由

现代往上越深入研究古代 12 一 13 世纪蒙古语

的材料 ( 这些材料第一次被证实是完全可靠

的 )
,

越会发现定语和被限定语在数目上一

致的情况的普遍
。 ” ③这说明在古 蒙 古 语

中
,

以一以外的基数词作定语时
,

被限定语

关几

签

附加成分
。

附带说一下
,

(( 许王墓志 》第 45

行的毛 杰 ( 一王 )
,

我猜想可能是毛

杰 ( 一字王 ) 之省文
。

无独有偶
,

在契丹小字资料中
,

样的词组
:

灸几
内

还有这

五 巫 ( 宣 2 2 )

( 许 5 4 )

研究者们 早 已 识 出
,

丢为 二之 意
,

仕
鑫
为圣之意④

,

` 为一种静词附加成分 ⑤
·

任爱
构

( 圣 ) 多用作形容词 任爱 又关
为 用

令离圣兴宗 (仁 5 )
、 住爱

钓

圣清宁皇帝之 ( 仁 5 )
、

又内

主 里内

灭及

如矢

攀
,申圣大孝 (兴 2 )

、

欲 臀 。
叮

.

杂关
奏荃仁圣大孝 (道 1 ) 等

。

在这种场合
,

钓

申

之后一律没有附加成分
。

在 h
、

i 二 例 中
,

誉
末尾都有原字荃

,

前面又 都 有 数 词
。

, 丫

我 认 为 这 里 的
住及
的

( 圣 ) 可能是用作

名词
,

h
、

i分别为八圣
、

二圣之意 , 荃正是

上面所说的复数附加成分
。

在古汉语中
,

圣

用作名词时 多指皇帝
。

例如南宋时把被掳北

去的徽宗
、

钦宗二帝连称作 ,’ 二圣
” 。

这里

① 见罗福成考释文章
,

载 《辽陵石刻集录 》 卷四 , 王静如
: 《 辽道宗及宣鳃皇后契丹国字 哀 册 初

释》 ,

载 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》 第三本第四分
, 1 9 3 3年

。

② 见契丹文字研究小组
:

前引书
,

第 66 页
。

遨) 桑席叶夫著
,

陈伟等译
: 《蒙古语比较语法》 ,

北京 19 59年第 i 版第 19 1页
。

① 见罗福成
:

前引书 ; 王静如
:

前引书
。

⑥ 见契丹文字研究小组
:

前引书
,

第 85 页
。



的八圣
、

二圣也应是这种用法
。

宣鳃系道宗

之后
,

道宗为辽朝第八代皇帝
,

死于宣郎之

前
,

契丹小字宣郭哀册中的八圣显然就是抬

太沮
、

太宗
、

世宗
、

穆宗
、

景宗
、

圣宗
、

兴

宗
,

道宗这辽代前八个皇帝
。

至于 《 许王墓

志 》 中的二圣
,

可能是指道宗
、

天作二帝
,

因

为志文中屡屡 出现道宗皇帝穴爱 伞丰 主 更

( 许 1 4
、

4 9 )

6 4 ) 的字样
,

乾统 ( 许 3 5
、

5 3
、

乾统系辽朝第九代君主天柞皇

仕爱
帝的年

一

号
。

而且签 钓荃 ( 二圣 ) 出现于第

荟

54 行
,

在第 5 3行就出现过矢

统 ) 的字样
。

( 天乾

大量的数词 ( 不包活毛一 ) 和带有附加成分

荃 ( 令 ) 〔 t 〕的静词连用的例子
,

而和 毛

( 一 ) 连用的静词则不带有荃 ( 令 ) 这一附

加成分
。

这些说明位于静词末尾的荃 ( 令 )

是一种复数附加成分这一说法是 可 以 成 立

的
。

至于荃 ( 令 ) 是否是表示另一种语法意

义譬如说时位格的附加成分呢 ? 诚然
,

在蒙

古语族诸语言中
,

时位格都是 〔 t 〕
、

〔t。 〕

〔 t u 〕一类
。

但是
,

第一
,

前面列举的例子

都是表示复数的
,

应无 大 问 题 ;
第 二

,

荃

( 令 ) 表 示时位格的确切例证尚未发呱 第

二
,

在现有契丹小字资料中
,

已能确定原字

矢是表示时位格的附加成分
,

例如
:

在契丹小字资料中
,

还有这样一些包含

数词的词组
:

仍允
为

立青
小用

矢 梦
至唐乾陵 <郎 2 ’ ,

伞文 万丙
专 爱

扮 灭伏
产八 力必

口李
( 道 1 5 ) o

包
丙荃
内

(道2 5 )

徙 殡于仙游殿 ( 道 6 )
,

荃丰才主
火叮岑砂八礼

.
,

文矢令青

k 包 ( 许 1 7 ) p纽
,

l荃 包 ( 许6 2 )

1 包
死荃
荟

( 仲 3 6 ) q 百令 荃 (许4 7 )

m 包

梦
n
包
梦

( 仲 4 2 ) r 百令 圣 (许 5 1 )

( 许 5 6 ) 毛 (许 4 5 )

其他研究者早已指出
:

包为三之意
,

内

为所属格附加成分
,

荃
、

令同音①
,

均为 〔约
。

。 。 , 。 、 二 小 * 二 , 魏几丫「,

二
。 T: 、

,
、 ,

二
, 二 :

:ll/
既然 几寒 杂雨 毛 愁

`功臣四字父可写作
叭价

产 .

个 小 n 刁 习 荃 叨工目丁
一

~
r “
刊

` ’
一 `

二 .’. ` , 关几 .
: 。 , /’ * 百荃 。 1 i’’

,
一

! ,
几寒 杂雨

,
军

`
毛

,

那么
,

包
.

丫尹和洲荃产 ` 毕 争川 荃 习
, 刀 尸

自
’

. 内
`

田 i..-- J

公

包
、

百令 签也可看成是同类结构的词组
,

令

不过是签的异写
。

复数附加成分之后再加其

他附加成分内
,

荟
,

是符合蒙古语族语法规

则的
。

我们已经看到
,

契丹小字资料中存在着

戈 父 包 灵矢 于五月三 日 (仲 6 ) 等等
,

清

格尔泰等同志认为在契丹语里时位格附加成

分可能也是 〔t。 〕 ,

亦即矢音应为 ( at 〕或

〔 t 〕②
,

这是合理的
。

所以
,

我认为至 少就

现有的材料来看
,

只能断定位于静词未尾的

原字荃 ( 令 ) 是复数附加成分
,

看不出还有

其他语法意义
。

2
、

附加成分今

已知契丹原文伞音 〔 S ) ③
。

附加成 分

令究竟表示什么意义 ? 清格尔泰等同志曾提

出两种可能性
,

但惜未作深入分析
,

故还有

待研究
。

在蒙古语中
,

复数附加成分
一 s用于

以元音或复合元音结尾的静词词干之后
。

契

丹原字今用于静词末尾时
,

我认为也是复数

(!少
z

公

见工睁如
: 《 兴隆出士金代契丹义鳌志铭解 》

,

载 《考古》 1 9 7 3年第 5 期
。

见契丹文生乡研究小组
:

前引 怜
,

第8 4石工

同土
,

第 .l0 页
。

|八匕3
é

月任`
、



附加成分
。

请看下列例证
。

在契丹小字资料中
,

有这样一些词组
:

a
毛 辛 ( 许 2 5

、
6 3 )

b 东 牛令 ( 许 6 3 )

e
毛 火 ( 仲 5 4 ) i 冬 又伞 (许 5 9 )

f 。 * , (仲 4 1 ) j ,
望

(宣 1 1 ,

g 冬 (兴 10 ) k包
企伞
奏

许 ( 2 3 )

尘 界

口令

(仲 8 )

(仲 8 )

h

坚
。 ,

“
` 莱伞

内

研究者们早已识出界为九之意
,

辛为年

之意① ; 口为同
、

此之意②
,

例如口 半同年

( 许 2 8 )
,

口引 率同年 ( 仲 2 0
、

2 2 )
。

从上

面各例看到
,

和毛 ( 一 ) 连用时
,

率不带有

附加成分令
,

而和 东 ( 六 )
、

界 ( 九 ) 连用

时
,

丰均带有伞
。

如果令是复数附加成分
,

则
a 、

b
、 c
三例分别为一年

、

六年
、

八
、

九

年之意
。

d 中口令的令
,

前面已说过可能也

。 七 二二 。 二、 二 。 ./ 一 人 率伞二、 。 “ :
*

,

、
是表示复数的

,

那么 。 令
~

了可能是
“ 这些

年
” 的意思

,

荟为另一附加成分
。

各种资料中还有许多这类例子
:

( 兴 15
、

16 ) ( 道 3 2 )

其中屯为十之意
,

界为七之意③ ;
几或为

国之意④
。

从
e 、

f可看到
,

恰好 又 是 和 毛

( 一 ) 连用的火不带有附加成分令
,

而和屯

( 十 ) 连用的火带有今
。

火音 〔 u ie 〕
,

例

如杰 九火王圭 ( 郎 5 ) ⑤
。

火和辛一样都是

复合元音
。

辛音 ( ia ) ⑥
,

例如 奴丰 个 贵关

街火 色方 业开府仪同三司 (许 1 )
,

灭率 伞业
刀林 乃 峪

2 ’ `目 叭
’川一 一 J 、 “ “

’

”
·

下 ~

九亦 大将军 ( 许 1 1 )
。

复合元音 后面 用复

数附加成分 令 〔s 〕 正符合蒙古 语 语 法规
。

几安 ( 国 ) 在其他场合常出现
,

如兴 19

,

道 32 行
。

几安后面也常带有其他附加成

律行

关 妒
名 毛 率 天会十一年 (仲 1。 )

刁矛

分
,

如

臂
国之 ( 仁 8 ,

道 ` 6 ,

仲 6
、

` 5 ,

令分
又 汁欠 屯 率矢于大安十年 (许 16 一 1 7)

市

几女
伞

应为两国之意
。

在兴宗之后仁彭哀

矢 包 丰 乾统三年 (许 35 )
册第 8行有 令市 个米臂

` “ `

矢 荟本 尤交 丰 屯 毛 女 清宁元 年 十

一月 (兴 2 )
,

等等
。

其中数词后的率 ( 年 )
、

父 ( 月 ) 都无

附加成分令
,

这是由于这里都是表示某年某

月
,

而不是若干年
、

月
,

自然不应用复数
。

这又从反面使我感到伞 〔 s ) 为复数附加成

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
。

与 a 、

b
、 c 、

d各例类似的还有
:

伞劣大宋国之汗仁宗
。

兴宗哀册中的冬

( 两国 ) 或许就是指辽
、

宋二国
。

在

药内 序一例中
, 几女
令

取复数形式可能也是

由后面的序 ( 七 ) 决定的
。

在蒙古语某些方言中
,

出发格附加成分

有 〔:a s〕
、

〔s a] 等形式
。

那么 伞 是不是

① 见郑绍宗
: 《 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 》 ,

载 《考古》 19 73年第 5 期
。

② 见罗福成
:

前引书 ; 王静如
: 《辽道宗及宣爵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》

。

③ 见郑绍宗 : 前引文
。

④ 见契丹文字研究小组
:

前引书
,

第 68 页
。

⑤ 同④
,

第 31 页
。

回 同④
,

第33 页
。



出发格附加成分呢 ?我认为至少从上面所举

各例来看不是
。

因为第一
,

如上文所述
,

这

些例子中的个是表示复数
,

这是明显的 , 第

二
,

没有发现伞表示出发格的确切例证 , 第

三
,

据桑席叶夫所说
,

古典蒙古语中出发格

附加 成 分 并 不是 〔 a : s〕
、

〔s a 〕
,

而 是
一 a “ a

一
e 二 e

( 有时是
一 : a ~

一 二 e
) ①

,

转写

成国际 音 标是 卜 a叮
` a 〕 ~ 〔

一

时
` 。〕

( 〔
一

可
` a 〕 ~ 〔

一

彗
` 。〕 )

。

契丹语的形式应较

接近于古典语而不是现代蒙古语
。

总之
,

我的意见是
,

位于静词末尾的原

字伞 阮〕 也是一种复数附加成分
,

作为出

发格附加成分的原字还应另外探寻
。

成分的
,

占总出现次数的 8 1
.

8 %
。

这 18 次中

有 13 次死是紧跟在只
、

大
、

爱 (音均为 ( u ) )

之后
。

从这些情况来看
,

化确实很象蒙古语

族的复数附加成分
一
d

,

其中有一 部分 只几

( 大死
、

爱化 ) 可能就是相当于蒙古语的复

数附加成分
一 u d

。

至少几可用作名词附加成

分是肯定的
,

例如 * 米爱
:

,

日 n
.

乞`
声勺 7 、

( 仲 1 3 )
、 米 爱

化

3
、

附加成分比

契丹小字仁郭哀册抄本中有众

, \\ : 。 、 杏余
, 、 。 、 二 * 米爱

、 八
(兴 “ )

、

丫
( 令 ” )

,

又有
丫

( 令
1 二 、

杏余 ` 瓜
, 。 、 杏余

, 尸
, 。 、

_

、
` 7 )

、

丫 ( 令 ` 6 )
、

竿 ( 仁 ` 6 )
,

女

〔u n 〕
、

伏 (二〕为名词所属格附加成分①
,

可

见几也是名词附加成分
。

化在九种资料中出现次数相当多
,

共有

15 4次
。

从和其他原字的组合情况来看
,

化

和死具有显著的差别
,

例如
:

词干及化
、

杂化

出 现 频 繁
: 爱化 ( 道 2

、
1 0

、
1 5 ,

宣 2
、

丙化几火

( 2 0行 )
、

东 交霍
( 2 7行 )

,

我曾运用
“

统

, ,

癸

1 1 ,

仲 2

9
、

1 0
、

7
、

1 4
、

1 9
、

1 1
、

1 2
、

19
、

39 -

” 论证过这里的 火
,

火 应均 为 寒 之
,

理由不再赘述
。

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

爱化

伏
( 兴 2 4 ,

道 2 3

2 7
、

2 9
、

3 4 ,

许

令 1 4 ,

故 3 )
,

宣 1 3 ,

故 s )
,

( 许 5 ,

故 4 ,

令 4 ) ;

其他各种资料中都不见
几丙
寒

末 尾 有

爱化
辛

杂化
荟

、
2 3 ,

( 仲 6
、

故 5
、

法②计误是

、

4 0
、

4 8 ,

令 7
、

9

化
。

而 这种 组 合 却有 许多
,

如 兴

,

宣 1 5 ,

许 1 1均有
。

因此
,

3 0 ,

许 8

1 6
、

1 9 ) 臀
( 许 1 2

、

3`
、
` 6 ,

故 ` 7 ’
。

3
、

3 3 ,

仁 3
可是爱死

、

杂化这样的写法却不曾见过
。

反

我颇疑心仁爵哀册抄本的圣霓
、

乙》 I U

几丙

米化 中的化
荟

过来
,

有
替

( 兴 2 )
、

耗
为死之误

。

但可惜原石已佚
,

无从查对
。

然

而
,

采用统计法来分析化
、

死使用情况的差

异
,

是可以看出这种猜想的合理性的
。

据我统计
,

在九种资料 ( 兴
、

仁
、

道
、

宣
、

令
、

许
、

仲
、

故
、

郎 ) 中
,

几共出现 22

次
,

其中出现在词尾的有 15 次
,

后面仅有附

加成分关的 3 次
。

这 18 次似乎都是 用作附加

梦
( 仲 3。 ,

故 1: )
,

却没有
户勺

( 仲 1 3 )
、

米及
嘴匕

几 只 二 。 才。 , 丫一、 。 、 丫 曰 二 二`

冤、 可见化
、

化 不互相替换
,

不 是 异 体

字
,

而是两个不 同的原字
。

化 在出现的 1 54

次中
,

看起来象是用作静词附加成分的仅 20

余次
,

约 占总出现次数的 1 2
.

9 %夕
化和几的

使用情况相比
,

化显得更主要是用作附加成

① 桑席叶夫
:

前引书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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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② 见拙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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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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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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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孚丙舫州荟丙化几木分
,

这更说明仁鳃哀册抄本的

( 道 3 2
,

宣 2 5
、

2 9 )

中的化为几之误很有可能
。

在汉字仁鳃哀册第 14 行
,

汉字宣鳃哀册

第 30 行均有六宫二字
。

契丹小字哀册中的东

九丙 。
。 。
从 “ _、 。 ” 、 * 、 二 , 二 “ 二 ”

公凳应即为
“ 六宫

”
之意

,

其中众为
“ 六 ”

寒比斗
协卜 / ” / 、 口 `

,

匕
,

” 甲 , 。

。 ,

* 几丙 *
:二 尸 , _ . _ _ _ ,

, 栩 * *
之意

, `

犷音为 〔 “
一 `“ “ 一

。 〕
,

系汉字宫

的音译
。

从这些例子来看
,

末尾的化应该也

是表示复数的附加成分
。

在蒙古语族语言的

各种复数附加成分中
,

比最可能是和
一
d 相

当
,

因为据桑席叶夫说
: “

在所有的蒙古语

和方言中
,

标志呱 〔一 d 〕使用得最多的
,

主

要是以辅音
H ,

( 位于词尾时音〔护 — 高

按 ) 收尾 的相应静词的词干
” ①

。

这里几的

读音可能就是 :ld J
,

是一种表示复数的附加

成分
。

反过来
,

还有这样的例子
:

2 2 ,

仲 4 0 ,

许 3 1 )

义令
岑小

火令
岑尘

( 道 3 0
,

仲 4
、

3 7
、

3 9 )

火伞
岑卡 ( 兴 2 7 )

其差别仅在于最后一原字 分 别 为 火
、

尘
、

卡
。

可能这些收尾原字均为词尾
,

火伞
岑

为词干
。

取而

已知大音 〔x 〕或 〔k ` 〕,

伞音 〔s 〕
,

岑 音

〔k。 〕 e
)

,

小音 ( 1〕②
。

火的音值
,

我曾

卡
,

尘 音不详
。

又
,

清格尔泰等拟为 〔t 〕
。

同志认为
: “ 同一个原字也可因出现位置不

几丙 令文
米 旁

宫殿 ( 郎 2 )

几丙
术

宫使 ( 仲 8 )

角九

死岑

公用
几丙
米女

长宁宫之 ( 许 49 )

、
:

* ; 。 相 、 , 几丙
r , * v\ L 二二 曰

_

二 `
又么 三三 `川 习 1 卜」曰 p U 小 理、 J

目卜
沪

、 一`
护

侧 .I 、 )七 之之女 咬
人卜

的
,

从形式上 看也恰恰都没有几这个词尾
。

这就从反面支持了这种认识
:
附加成分 化

( d 〕是表示复数的
。

4
、

附加成分尘

在各种契丹小字资料中
,

同
,

有时代表音素
,

有时代表音节
” , “

表

示辅音的契丹原字
,

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

纯粹的辅音字母
。

它一般带有一个央元音饥

而在原字同原字相拼
,

发生语音结合时
,

这

个央元音
。
便往往作为一个介音

,

被融入另

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元音之中
。 ” ③这些说法

是有道理的
。

我还想补充两点
:

表示辅音的

契月
一

原字
,

在两个或数个连用 并位 于 词 首

时
,

一般各带有一个央元音 御 在同一字中

有另一表示元音的原字时
, 这些表示辅音的

原字也可带有同类元音
。

例如
,

上面列举的

各字中
,

火伞就应该是读作 〔x o s 。 〕或 〔k ` 。 s 。〕

较为合理
,

而不是 〔x s 〕
、

〔k ` s 〕
。

在契丹小字中
,

送气和不送气辅音可用

同一原字表示
,

火可 作 ( k
` 〕,

亦 可 作 ( k 〕
。

、

、 、 关令
。 门
二

;二 、
r _ _ _

_
_ , _ _ , 、

、
。 1一 `

一
,

一
, 、

这样
,

金工即可读作 〔x o s o k o l〕或 〔k ` 。 s o k a l〕
趋 ”十 ,

赛小
协 “

, 防
` 卜 、 ` ” “ ” “ ” ` ’

从
` “ “ “ 口“ 口` ,

或 〔k o s o k o l〕
。

在 《故耶律氏铭石 》 第 8 行还有这样一

关令了术伞
岑火、奋火 )

`仁 2`
、

2 ”
、

有以下各字
:

3 1 ,

道 1 4 ,

令 个词组
:
尺爱

伞弃 关令
女 岑尘

“

荟

已知尺及
伞弃
女

桑席叶夫
:

前引书
,

第 179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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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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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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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关句K 今
为 “

道宗的
”
之意

,

故可推知 再虫 为 名

荟

词
,

其中荟可能也是一种名词附加成分
。

随

汉字仁鳃哀册第 1 3一 14 行有这 样的 辞
“
遵易艾在馈之戒

,

守国风卷耳之志
。

睦九族以诚著
,

训六官 而 教 被
。

今卡义岑今火火奏
之又可推测

K 伞
、

奏小
, 均为名词

,

义伞
奏火

( 核正
、

申斥
、

惩戒 )

火
、

小
、

卡
、

尘均为名词词尾
。

在蒙古语中
,

动词 k e s e g e 一

具有改正
、

修改
、

责罚 , 训练
、

惩罚 , 克眼
、

征服
、

使

缓和等意义
。

名词 k e s e g e l 则具有校正
、

申

斥
、

惩戒等意义
。

杂本
刘火

”
其义 与

(错误
、

罪

过
、

失职 ) 似乎也可建立起联系
。

这个例子进一步表明
又伞
岑火

和蒙古语的

k e s e g e l 有关不是不可能的
。

问题是火伞
岑火

、

可以猜想
, 火令
岑小

〔k o s o k o l〕可能就是这

令火护<岑

个 k e s e g e l
,

我曾论证过火音 〔 t 〕,

系契丹

小字中的一种复数附加成分①
,

而蒙古语中

以 〔一 1〕
、

〔一 r 〕
、

〔一 n 〕收尾的名词 变 复数一

般是 把 卜1〕
、

〔一 r 〕
、

〔一 n) 变为 卜 t万 所以

卖贪
这两个名词如此连用应如何从语法学

的角度去解释
,

还需要进一步探究
。

前文提到签 ( 令 ) 〔t 〕
、

火 〔t 〕均为复数

附加成分
, 火令

岑小
的复数

。

那 么
,

火令
奏火

〔k a s o k o t〕可能就是 〔k a s o k o l )
火令
岑尘

中的尘又是表示何种语法意义的呢 ? 我

的复数形式
。

反过来
,

在道宗衷册第 30 行发现有序
义伞
岑坐

令小关岑

。

已知序为

可变成 这个例子的

这个判断增

七之意
,

因此
关伞
岑坐

也应是复数形式
,

尘是
令小火奏今小护八奏

存在
,

给
“
火 〔一 t〕为复数词尾 ”

添了一条线索
。

还有一个例子很值得注意
。

仁鳃哀册第

2 4行有
火令
奏火

求年
洲火

连在一起的用法
。

已知杂

又一个表示复数附加成分的符号
。

考虑到术

一大
,

岑一奏
、

券一夯
、

眷一春
、

寿一与均

两两相同
.

龄坐椒可能为基的异体
。

圣童和I州阴 ”
’

日 ’田 ,

以共仍 , “ 匕刀公
口 ,
厂

一

哗
“

岑坐
“ ”

音比〕或河
` 〕,

男 声 〔Y a 〕② , 我曾论证说火

音 〔t〕
、

本音 〔l a 〕⑧
。

考虑到元音和谐律
,

在

杂亦 、 击。 、 。 * * 二*
r _ 、

二
,、 ,

杂年
二了 中

,

杂可能也带有元音 ( a 〕,

所以与下
刘火 甲

’
平 门 ” 匕 哟 甲

`

曰 Z u 曰 、 “ 护

”
2 ’
以升火

的读音可能是 〔f ol QY Qt 〕
。

而蒙古语的名 词

如laY Qr 具有错误
、

罪过
、

失职等意义
。

变为复

又伞
岑火

同为复数形式
,

又表明尘应和火同音
。

数正是己a1 卿 tQ
。

如果
杂本
刘火

就是阅叮
。 t ,

那

么词组
火伞
岑火

杂亦
川火

一个有纠正
、

惩罚之意
,

一个有错误
,

罪过之意
,

在意义上恰好颇有

因此
,

尘的音值应该也是 ( t〕
。

二二 。 。 二
认 /

* 、 。 rL 书 [
、

十蟹
。 ,

二。 又伞
至于仅见于兴宗哀册抄本第“ 7行的容平

中的卡
,

是不是火之误呢 ? 目前难以作出判

断
,

暂存疑于此
。

归纳起来
,

本文的内容主要有
:
对原字

签 ( 令 )
、

令
、

几
、

化
、

坐逐一进行分析
,

认为它们 ( 除化之外 ) 位于静词末尾时均为

契丹小字中表示复数附加成 分 的 符 号
,

令

见拙文
: 《契丹姓氏耶律音义新探》

。

见契丹文字研究小组
:

前引书
,

第4 1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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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 s〕相当于蒙古 语 族 复 数 附 加成 分
一 s,

签 ( 令 ) ( t〕
、

尘
、

死 均相 当于蒙古语族复

数附加成分
一
1: (

一
d )

,

一部分只死
、

大几
、

及死相 当于
一 , i d ; 死的音值为 ( d 〕,

尘的音 值

可能为 ( t 〕;
化与比为两个不同的原字

。

木文还有九项副产品
:

、

。 令
梦 ( 仲 8 ) 意为这些年

;

6
、

仁郭哀册抄本 ( 2 0行 )
、丙化几火

( 27 行 ) 分别为
九丙
米死

几丙
木几 之误

,

均
丙化;
.

听日荟火几刁

1
、

毛 杰一王 (许 45 ) 为 毛
炎几
内

杰 一

字王之省文
;

2
、

巫

八帝
;

为汉字词
“
官

” 的复数
;

7
、

由 6 可知音译汉字词语也可接复数

附加成分
;

住爱

为荃
八 圣 ( 宣 12 ) 指辽代前

又伞
岑小

为名词
,

音为 〔k o s o k o l〕,

相当于

蒙古语之 k e s e g e l
,

意为校正
、

申斥
、

惩戒
,

仕爱
3

、

签 钓签 二圣 ( 许 5 4 ) 指道宗
、

天
荟

来本
多刁火

为名词
,

音为河
`
己叱a t〕

,

相

柞二帝
;

当于蒙古语之 己lu a Y Q r 的复数形 式
,

意为错

误
、

罪过
、

失职
。

4
、

签
几安
令

二国 ( 兴 10 ) 指 辽 宋 二 1 9 8 0年 5 月

国
;


